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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芭蕾到媒体芭蕾:
中国乡村自媒体中的人地关系建构

张钧涵

摘要:自媒体为曾处于传播活动边缘地带的农民提供了以主体视角进行自我叙事的平

台,也为考察当前农民与乡村的人地关系提供了适宜的“我者”文本。 研究以地方芭蕾理论

为指引,沿着地方芭蕾的发生空间、地方芭蕾的主题与自媒体对地方芭蕾的介入这一分析

框架,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对 16 个典型的乡村自媒体账号在为期一年内的发布的乡村短

视频作品进行解析,以揭示当前自媒体在深度嵌入乡村日常生活的背景下,如何影响乡村

人地关系,使之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态势。 研究发现:农民将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成

果及其对乡村的融入整合到了对乡村这一本体的认知中,对当下已实现部分现代化的乡村

现状持以高度的认同,并以此发展出了自觉的农民身份认同与对乡村的地方认同,从而呈

现出一种高度和谐的乡村人地关系。 此外,由于自媒体对乡村地方芭蕾的介入而产生的媒

体芭蕾促使作为主体的农民与作为地方的乡村之间以叙事常规为基础逻辑产生频繁的交

互,使得自媒体本身成为影响当代乡村人地关系动态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地方芭蕾;乡村;人地关系;乡村短视频;自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3)01-0102-12
项目基金: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专项项目(20225080005)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自古以来,乡村始终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不仅承载了农业生产这一关

系到民生大计的核心经济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传承并发展乡村文化的重要场域,正确审视并处

理好乡村社会的人地关系问题,是保证国家经济平稳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永恒性话题[1] 。
“人地关系”作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是推动地理学研究发展的关键[2] 。 相较于城市而言,中国

乡村社会的形成与运行更多依赖作为主体的农民与其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交互[3] ,因而要理解

乡村这一之于中国而言具有重要地位的社会结构,关注作为主体的农民及其与乡村自然地理环境之

间的人地关系是关键所在[4] 。 尤其中国的地理环境复杂,农村人口占比高,乡村社会的人地关系呈

现出了“十里八乡不同俗”的复杂态势。 加之乡村社会的变迁在中国的语境中还与国家经济发展、乡
村政策制定间有着紧密联系,中国乡村的人地关系因而始终处于一种快速的流变之中,立足语境去

解析乡村的人地关系相应地成为乡村社会研究的一项重要历时性任务[5] 。
近年来,在国家积极关注“三农问题” ,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中国的乡村社会迎来了新一

轮的结构性变迁。 伴随着商业互联网公司在国家政策倡导下对农村市场的关注度逐渐提升,短视频

这一媒介内容形态开始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面渗透。 赋权曾被文化市场边缘化的农民将乡村文化

带入了文化产业市场;同时也给农民提供了从主体性视角去书写乡村这一地方的机会,为诠释其自

我的农民身份与乡村的地方特质提供了新的表达形式与渠道[6] 。



短视频对乡村社会带来的深远的结构性影响,背后反映出的是人类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所带

来的中国乡村人地关系的革新。 短视频这一新技术如何影响了乡村的人地关系? 当前乡村人地关

系在短视频的介入下处于何种态势? 对该类系列问题的研究能为考察媒体技术与人地关系提供理

论上的贡献,并可为我国乡村政策的制定与未来乡村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

二、文献探讨

(一)乡村的人地关系

人地关系是一种自人类诞生以来便普遍存在的关系。 它折射出的是自然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

与限制,同时也体现着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与把握,具体则反映在人类在地化的活动之中。 以段义

孚为代表的一批人文地理学者强调人地关系形成的本质并不在于简单地对自然空间进行机械化改

造,而是借由把地球变成家,在不同的层次上不断地创造地方,并在此过程中与地方发展出情感上的

依附与对土地的根植感[7] ,即人类在地方之中不断地认同环境,同时也在环境之中定位自己[8] 。
人地关系研究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议题[9] 。 由于乡村之于中国而言其特殊且重要的地位,中国

乡村的人地关系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一方面,部分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将乡村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对乡村的人地关系进行解

析。 例如,赵之枫从历时性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乡村聚落的人地关系在从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
业社会再到进入到信息社会的结构性转型过程中,在宏观上经历了从最初顺应自然、逐渐向“顺应-
干预”自然、干预自然再到回归自然的互动发展历程[10] 。 商冉等则进一步指出中国乡村人地关系的

变迁在时空维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不同的地理条件、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阶段与乡村人地

关系的流变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11] 。 除从宏观角度来对乡村人地关系进行解析外,以具体地域的

乡村作为研究对象来对中国乡村人地关系进行微观考察是另一主要的研究范式。 如李玉恒等通过

对京津冀地区乡村地区的人地关系演化进行了深度考察,指出在乡村建设用地、耕地与常住人口的

日常活动的时空耦合关系中持续的“人-地”不平衡导致了 21 世纪初起该地区乡村人地关系不协调

趋势的凸显[12] 。 此外,类似的研究还有地区乡村人地关系的考察。
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的研究成果都已较为丰富,其为我们探究与理解乡村的人地关系提供

了可供参考的成熟思路与框架。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总结,对乡村人地关系的考察基本可纳入两

个关键维度中进行,其一是土地的功能,其二则是作为主体的农民在乡村的生产与生活。 沿着这样

的路径探究土地与人之间的交互,能够有效地对特定历史语境下乡村人地关系的内涵、特征与现实

问题进行揭示[4] 。
但纵观上述人地关系研究,对农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考察上仍集中关注作物生产、乡办企业的

日常运作等物质生产过程与农村内部的休闲娱乐等日常活动,自媒体这一影响人地关系的重要因素

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尤其是在短视频对乡村进行了深度渗透的当下,其本身一定程度的产业化使

得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短视频创作成为乡村场域中一种新型的生产活动;而同时,短视频作为一种

大众化的媒介产品也成为农民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新型技术与生产方式的短视频,
其对乡村人地关系新一轮的革新这一现象还鲜有研究。

此外,从研究方法而言,当前研究集中于采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与统计分析等实证方法来对人

地关系进行了实地考察与揭示,忽视了中国的人地关系还呈现于文本中这一重要向度[13] 。
(二)文本与乡村人地关系

20 世纪 70 年代末,人文地理学开始提倡从文本的角度来对人地关系进行深度解析。 这一研究

范式打破了传统人文地理学只关注物质世界的传统,开始将以文本为形式再现出来的主体心中的世

界作为研究的重点[14] ,提出现实世界中的人地关系往往并不依靠对其物理特性的呈现来实现,而是

依靠文字、照片和影像等文本所再现出的现实世界及其传递出的文化来加以表征[13] 。 因而文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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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对人地关系的反映,同时还可能会组织起甚至控制地方的人地关系[15] 。 去探究

一个时代中流行文本对乡村的反映是考察乡村人地关系的关键向度。
而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资源的匮乏与分配不均使得中国乡村始终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16] 。

有学者指出在传统媒体时代,“乡村-都市”常常与“落后-进步” “低俗-时尚”等不平等的二元对立

相勾连,构建出了乡村相对落后的宏观生态[17] 。 在城乡失衡的背景下,大众媒体的绝大部分传播活

动与乡村无显著关联,而媒体中少量对乡村的呈现也是基于来自城市对乡村的想象,乡村、农民始终

处于一种被建构、被观看的位置。 这样以“他者”视角进行叙述的文本由于缺乏在当地长期生活的经

验,对地方的理解也较为粗浅,难以成为以文本向度探究乡村人地关系的合适样本。
唐顺英等通过梳理针对地方性文本的研究后发现,“我者” (创作者自我认同为地方的一员)由

于具备在地方长期生活的经历,其创作的文本中往往包含着更为深刻的对地方的理解与情感,也更

易成为当地人进行地方认同的对象[18] ,同时文本的创作过程本身会反映并加强创作主体对地方人

地关系的认识[19] ,分析以我者为核心的地方文本应成为深度理解地方人地关系的关键。 近年来,随
着短视频这一新型媒介形式的高速发展,其在实现“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基础上,进一步破除了以文

字与图片为主流的初代新媒体的知识壁垒,实现了底层赋权,农民开始得以以主体身份对乡村这一

地方进行文本创作。 蜀中桃子姐、华农兄弟等现象级乡村自媒体的诞生,也开始将农民主体叙事下

的乡村带入大众视野,为从文本角度探寻乡村人地关系提供了适宜的“我者文本” 。
当前,部分研究虽也开始关注乡村自媒体之于农村社会的重要作用,但大多研究从实用功能主

义的角度出发,探索了短视频之于农村发展的实用功能,诸如民俗文化传承[20] 、实现乡村基层治

理[21] 等等。 但当前研究对短视频中乡村人地关系这一重要话题的关注度不足,只有部分涉及人地

关系的研究结果散落于对乡村短视频的相关研究之中。 诸如有部分研究关注了早期乡村短视频中

以怪异表演为主的视觉呈现,认为其未能为底层农民的阶层流动带来益处,农民对乡村的认同仍圄

于乡村作为低俗代名词的传统印象中[22] ,体现着作为底层的落后心态[23] 。 这一类研究大多成型于

乡村短视频发展的初期,从中可管窥短视频作为新事物对农民生活的重要影响。 但其研究所关注的

视频呈现的“低俗化内容”大多脱离于农民实际的乡村日常生活,更多呈现出“表演”的特征,其结论

对乡村人地关系的解释力有限,尤其在 2020 年国家领头整治短视频行业的低俗化倾向后,乡村短视

频逐渐已回归了以展现农村日常生活为主的样态。 此外另一部分研究则对乡村短视频持以更积极

的态度。 如有研究认为乡村短视频的底层叙事逻辑构建起了农民集体身份的认同,产出了独立的乡

村叙事[6] ,有助于加深农民对乡村这一地方的理解。 同时有研究将短视频放置于对城乡关系的考察

中,提出短视频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展演成为农民反抗城市主流商业文化的一种积极方式[24] ,为城乡

关系创造了新型的对话空间[25] ,但却也难以逃脱最终依附于主流城市话语而被收编的命运[26] 。 这

类研究虽部分地对短视频文本中的乡村人地关系进行了反映,但相对较为零散与浅表,其已经部分

注意到了短视频对乡村人地关系的介入,但却未能进一步地深入探析其背后所反映出的人地关系,
缺乏在文本层面对人地关系的系统性考察。

基于此,笔者以典型的农村自媒体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通过短视频这一媒

介形态建构出了怎样的乡村地方形态,且短视频作为新型的技术与生产方式怎样影响到了乡村的人

地关系。 而“地方芭蕾” ( place
 

bullet)理论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借鉴。
(三)地方芭蕾与人地关系

人文地理学家 Seamon 的地方芭蕾理论指出地方芭蕾是人类的身体芭蕾与时空常规结合下的产

物[27] 。 身体芭蕾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规性的身体动作,由于这些动作往往具有重复性与连续性,
具备着芭蕾舞蹈的规则性和韵律感,因而被称为身体芭蕾;而时空常规则是指人们在时间与空间中

的规律行为。 当二者结合,即当人类的身体芭蕾活动进一步地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场域,不同的人在

特定的时空,身体芭蕾在特定的社会中进行了交织过后,一个更为复杂的地方芭蕾也就随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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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28] 。 如在清晨前往特定的农贸市场买菜等行为在日复一日的规律性重复之中造就了地方芭蕾。
地方芭蕾作为生活场域中最为常见的图景之一,也必然充斥于乡村这一以农民为主体的生活场景之

中,其反映出的是农民与乡村的一种深度联结的人地关系,一种根植于农民潜意识之中的地方

体验[29] 。
将地方芭蕾作为生活世界的分析工具,关注某地区的人们有何种文化特质,其又是如何建构起

地方,可揭示地方特殊的空间语言与其时空运作逻辑,进而在时空行为中解析人与地方的关系

样态[30] 。
根据人文地理学对地方芭蕾理论的发展,通过地方芭蕾考察人地关系可沿用以下维度:
第一,地方芭蕾发生的空间,即人们日常生活的地方。 地方空间是承载人类活动的场域,也是人

类感知地方的主要来源[31] 。 地方作为一种被观看的对象,本身是人类活动的一种产物,是凸显某地

价值观念的重要象征系统。 正如当代文化地理学大师迈克·克朗所言,“地方景观本身不仅能被视

为物质地貌,还更是一种可被解读的文本” [32] 。 作为承载地方芭蕾的前提,考察地方空间本身就是

在阐释一种人的价值观念的文本,反映出的是深度的人地互动关系。
第二,地方芭蕾的主题。 地方芭蕾的主题,即身体芭蕾与时空常规的相遇。 西蒙强调地方芭蕾

不会独立发生,其运作表现为人类身体和地方高度依赖于本地化的人地关系而进行人地交互,是一

种意识形态的反映[33] 。 在空间的基础上,这一维度主要关注人的身体芭蕾通过怎样的方式与空间

进行交互,从探究主体无须经过仔细的思考与决策也能在地方中轻松完成的许多例行化的惯性动作

来解析主体潜意识中的地方体验。
以地方芭蕾作为理论分析框架来探析人地关系,一来其对应了人地关系结构中“人” “地” “人地

交互”三个核心要素[2] ,能够依据其框架系统性地对人地关系样态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勾勒;二
来,地方芭蕾作为一种“惯常” ,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人地交互之后形成的稳定模式,其本身就是

一种稳定人地关系的外在表现,以其为理论视角,也可避免当前乡村短视频内容生产中普遍存在的

“表演” “审丑”等行为为探究人地关系带来的干扰。
此外,随着自媒体对乡村生活的深度介入,农民对其日常生活的展演成为乡村自媒体中的主体

内容[34] ,即使用短视频不仅嵌套进入了乡村的地方芭蕾,成为其一个新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为重

要的是,乡村的地方芭蕾与短视频使用之间并非止步于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短视频本身的

媒介逻辑也开始作为一种底层逻辑对地方芭蕾产生影响,进而使得自媒体成了建构与影响乡村人地

关系的显著因素。 基于此,地方芭蕾不再是出于单纯的人自身的生理与精神需要,还蒙上了一层被

传播的需要,它突破了传统地方芭蕾理论只关注物理空间的范畴。 因而笔者还将进一步探讨自媒体

平台的介入对乡村的地方芭蕾带来的影响与对人地关系的塑造,及其为地方芭蕾理论带来的新的可

能性。
综上,本研究沿用此分析框架,关注典型的乡村自媒体如何对乡村空间进行呈现? 展现了怎样

的地方芭蕾主题? 短视频的介入对乡村地方芭蕾产生了何种影响? 进而以探析当前短视频介入对

中国乡村人地关系的影响,及其所呈现出的人地关系态势。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对典型的、以农民为主体进行创作的短视频展开分析。
本文以西瓜视频平台农人频道作为样本选择的渠道。 当前国内针对农民的短视频平台较多,如

西瓜视频、快手等等,选取西瓜视频平台一来由于其是国内最早专门开设“农人”频道的短视频平台,
同时从内容契合度、平台的支持力度与农人视频的社会正面效应来讲,西瓜视频平台都具有较强影

响力。 诸多初代“农村网红”均从该平台走出,并获得了相关认可。
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较为明确,笔者采取目的抽样的方式对西瓜视频农人频道中的自媒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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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抽取。 为保证所获取样本的典型性,以粉丝数达一百万作为基本标准进行初次的账号筛选,再剔

除非农民自我创办(内容大多展示不同农村而并非某农户的个体生活) 、主体内容并非聚焦乡村日常

生活的账号以获得初级样本。 同时,考虑到地理区隔与自然节令原因之于乡村的重要影响,本研究

以省份作为指标,以整年作为抽样标准对初级样本进行二次筛选,最终确定 16 个账号在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4 月这一整年间发布的短视频作品作为分析样本。 在研究样本的选择上尽量兼顾地域

差异,涵盖东北、华东、华中、西南、华南五大片区,但由于平台投资、地方政策扶持等综合原因,西北、
华北地区暂未在西瓜视频平台中产出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农人自媒体账号,故在最终的分析样本中并

未涉及该两个区域。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统计截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

账号名称 粉丝量 视频数量 所在区域 主要内容

蜀中桃子姐 2223. 4 万 836 四川自贡 农村美食与农耕生活

华农兄弟 395. 5 万 972 江西赣州 农村美食美景

农家小妞儿 103. 7 万 1559 四川内江 农村家庭生活

乡野丫头 278. 1 万 3222 湖南怀化 农村民俗

川乡小妹儿 566. 6 万 2010 四川遂宁 农民美食美景

乡村小乔 827. 5 万 1267 江苏东海 农村美食与家庭生活

牛不啦 244. 5 万 2005 河南许昌 农村家庭生活

小六视野 420. 7 万 2745 广西玉林 农村日常生活

湘北曾姨 110. 4 万 2527 湖南益阳 农民家庭生活

渔家皮皮 124. 5 万 617 广东汕尾 渔村赶海与农村美食

农人 DJ 枫枫 289. 2 万 1929 广西柳州 农村生活与个人才艺

农村四哥 576. 3 万 3279 四川泸州 农村美食

巧妇 9 妹 432. 5 万 3199 广西钦州 农村日常生活

牛二条 195. 1 万 1524 吉林延边 农村家庭生活

老渔民阿雄 122. 9 万 612 福建莆田 渔村赶海与农村生活

农民王小 195 万 2984 黑龙江绥化 农村家庭生活

　 　

四、研究发现

结合上述地方芭蕾理论对地方芭蕾的空间、主题进行剖析以呈现人地关系的分析路径,并将短

视频自媒体平台作为关键要素纳入该框架来对上述样本进行文本分析后得出以下发现:
(一)地方芭蕾的乡村空间:再现与再造中的传统乡野认同与现代化改造

1. 再现乡村空间:开敞与闭合切换

文本中的空间形象总是被视为一个地方的精神载体,通过文本再现地方空间的过程可以建立起

自我与集体、地方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典型的人地关系的表达[30] 。 空间作为地方叙事之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始终与乡村这一地方的呈现发生着密切的联系[35] 。 在乡村自媒体再现乡村这一地方

的过程中,空间是其围绕其叙事的核心逻辑,乡村地方的视觉形象总是在空间的切换之中被逐渐呈

现出来。 在绝大多数研究样本中,其对空间的呈现可被归纳到两个主要的类别之中:其一是作为居

所或办公场所的乡村建筑,其二是户外的乡村自然景观。 这样的呈现方式契合了段义孚提出的开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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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闭合的二元空间感知的方式。 在他看来,开敞与闭合是两种明确且对立的空间概念,也提供给了

人们两种迥然不同的空间感知。 开敞空间总是代表着自由、光明、公共领域与永恒的美感;而闭合空

间则总带来安全、舒适与惬意,是对私密生活和生理需求的保障[36] 。 开敞与闭合作为一对对立概

念,其本身涵盖着“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二元对立,其在乡村自媒体中的呈现,也彰显着在自我私

生活与对乡村公共生活认知之间较强的张力。
在短视频文本中,闭合空间与开敞空间总是呈现出鲜明的对立态势。 在对农舍与工作场所等闭

合空间的呈现中,总是带有十足的都市化、现代化色彩。 如时常出现在“巧妇 9 妹”的作品中,用于直

播与销售当地农产品的工作室乍一看与都市中写字楼的办公室无异,配备着格子间、笔记本电脑、办
公桌等现代化办公设备;而诸多作为居所的农舍内部空间也与都市小区无异,“牛二条”视频中常展

示的自家房屋的内部,总贴着精致的墙纸,铺陈着地板,并配备有空调、液晶彩电、抽油烟机等现代化

的家电。 然而,作为开敞空间的户外却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自然的野趣。 种满粮食的农田、林中的野

果、杂草丛生的山坡和自由行走的家禽家畜等是乡村短视频中最常见的几种户外景观,并常常配合

以风声、动物叫声等声音,使其更显示出自然的质朴。 在众多的样本中,闭合空间与开敞空间往往交

互出现。 短视频通过剪辑的手法,在闭合与开敞的空间切换中创造出了极强的视觉反差。 如“巧妇 9
妹”在《进山寻找蜂蜜》中,镜头从其现代化的办公室立刻转入附近的山林。 这样的切换使得城市与

荒林、现代与原始等对立的意象在乡村这一地方中得以相遇和融合,又使得乡村具备了一种包容性

的色彩。
2. 再造乡村空间:传统乡土对现代都市的吸纳

作为动态化发展的地方,其演变的核心逻辑在于人与地方的不断交互。 农民对乡村地方空间的

再造同样是乡村自媒体叙事中的重要主题,其再造过程主要分实用主义导向与享乐主义导向。 实用

主义导向的再造以满足农民自身生活与劳作需要为主要目的,如修缮房屋、铺陈道路、搭建牲口棚

等;与之相对的享乐主义导向则以满足自身精神需求为主,如开辟花园、绘制墙画等。
在乡村自媒体所呈现出的空间再造实践之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作为现代化代表的城市对乡村

空间再造过程的深度介入。 这可体现为来自城市的素材对农民空间再造过程的强势介入。 对于乡

村而言,作为外来者的城市对乡村的评价总是出于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标准[37] ,基于城乡之间的差

距,这种来自城市凝视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再造农民空间的动力。 诸如“蜀中桃子姐” “乡村小

乔” “牛二条”等诸多自媒体都曾用十余条短视频记录了自家农村房屋的修缮全过程。 其中在装修用

材的选择上,均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从城市中“进口” 。 短视频中总会通过现场采购镜头或对话的形式

强调装修用材来自城市,并体现出其优越性。 “这个瓷砖看起来跟城里的小区房用的一样” “今天我

们专门去城里买新房用的墙纸” 。 此外,乡村公共空间的改造同样被城市所主导的现代化所影响。
诸如“牛不啦”记录了自己村庄的数次铺路过程,采用了《村里街道要翻修,来了三辆大车齐上阵,沥
青一铺看着真得劲》 《村上几十年的老土路,要修成 9 米宽的观光路,吸引了全村人去观看》等标题,
视频中凸显村民奔走相告,强调“要铺成城里的那种路了”的欢快镜头。 私人住宅作为与人关系最为

密切的空间,对空间再造的过程背后体现的是人对自身理想生活蓝本的描绘。 而对地方公共空间的

再造,是对作为整体的地方未来发展的一种期许。 但无论是哪一种,乡村短视频中呈现出的空间再

造都可以看到以现代化都市为代表的空间结构对乡村空间再造的深度影响,同时辅之以强调农民对

这种改造的积极情绪,从而折射农民对乡村现代化改造的一种认同与期许。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乡村空间进行都市化改造的同时,另一部分乡村的空间再造活动却体现出

了强烈的乡土传统。 土地作为承接景观的基础,城市土地资源在随着现代化进程快速溢价,乡村相

对较为丰裕的土地本身既成为乡村独特的地方景观,也成为农民景观再造的资源优势。 在短视频

中,农民往往通过对土地进行空间再造以凸显传统农耕文明,并进而维护乡村在历史中建构起来的

独立于城市的地方特性。 其中,传统农耕劳作是再现频率最高的空间再造活动。 短视频中常常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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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拓荒垦地、挖掘水井、打造鱼塘、搭建畜棚、犁田耕地等空间再造的过程,这些过程脱离了城市空

间改造的标准化机械生产模式,依靠纯人工的劳动成果呈现出了乡村空间独立于城市的乡土气质。
此外,插秧、播种、种植树苗、除草、收割蔬菜等乡村日常活动总是伴随着土地空间的改变,从光秃秃

的土地到秧苗满地,从长满粮食的沃土再回到收获完成后的空旷,这样伴随着时间与季节而产生的

土地空间的流变构成了乡村的日常,在与城市空间的恒常对比中凸显了乡村农耕文明的独特。 更进

一步地,创作主体还往往会通过有意与城市进行的对比的方式来维护自我对乡村地方的认同。 如

“农村四哥”将收获红薯的视频标题起为《农村挖红薯的场面,城里人没见过!》 ,乡野丫头在视频中

解说强调“采摘的这些野菜特别美味,城里人有钱也买不到” 。 这种空间再造过程中反向的优越性建

构,也突出了创作主体对乡土传统的一种高度认同,以都市为代表的现代化产物与乡土的传统在当

前的乡村这一地方实现了融合。
(二)乡村地方芭蕾的主题:运动、停留与会遇中的乡村人地关系展演

人地关系不仅体现在人对地方的空间审美之上,感悟地方社会中人的生活状态同样重要。 尤其

作为长期浸淫在地方生活中的本地人,其对地方的情感往往十分复杂,只能通过惯性行为、习俗等方

式来艰难地表达[37] 。 因而在考察乡村的人地关系时,除关注作为主体的农民如何呈现与改造地方

空间这一物质载体外,考察农民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与行为表现等社会性维度的人地交互行为,即地

方芭蕾的主题,也十分重要。
地方芭蕾作为一种无须排练而自发生成的地方秩序,人动态化的身体经验促成了地方的显现,

同时也在这种常规化的日常生活之中带动了人对地方的熟悉和适应,进而赋予地方以意义。 在大卫

·西蒙看来,人与地方的深度联结及人对地方进行内化的理解体现在其身体与地方对本地化关系的

高度依赖。 人的身体芭蕾是由于对于某地的形态与生活韵律的熟练,使得身体可透过熟练的舞蹈肢

体动作形成反射记忆,而成为内化于潜意识的对地方做出反应的肢体形态[37] 。 借由身体芭蕾的概

念,再依据运动( movement) 、停留( rest) 和会遇( encounter) 三个形式的运动主题形成一种地方芭

蕾[29] ,即地方芭蕾的主题可体现为人的身体芭蕾行为如何通过运动、停留与会遇和地方相遇。
运动反映的是一种到达与不熟悉。 人类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扩展其对远方、地方和经验的知识,

从而实现与过去未知和不明确的空间与经验的接续,将新的空间与情境同化于自己所熟悉的世界,
实现一种对地方经验的拓展[29] 。 乡村短视频中地方芭蕾的运动首先体现在农民对与乡村接续的荒

野区域的探索,其中“进山”是最为典型的一种。 如“农村四哥”几乎每月都会发布至少一条以进山

为主题的短视频作品,主题涵盖着进山砍柴、搞野(野炊) 、摘野果、挖笋、找野味等,其内容也往往以

背上空背篓从家出发,最后以装得满满当当的背篓作为结束,以呈现大山的馈赠。 这样的一种对荒

野的探索不仅展现了农民群体在物质生活上仍在很大程度仍延续与认同着“靠山吃山”的农耕文明

传统,并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将其构建成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使得进山的探索不仅仅是一种单纯为

满足物质生活而进行的运动,同时也成为农民增进亲属关系、愉悦自我身心的一种有效方式。 而与

“进山”所相对的“进城” ,则是另一种乡村地方芭蕾的运动形式。 诸多农民选择更迭场所,进入城市

这一现代化空间进行休闲娱乐是短视频中另一种高频出现的空间探索行为。 所有自媒体账号中均

有呈现前往城市进行娱乐的场景,前往商场购物、去电影院观看电影、与城内亲朋好友会晤是最常见

的娱乐形式。 同时进城这一地方芭蕾运动同样呈现出了其韵律感,往往具有固定的节奏,如“川乡小

妹儿”每月下旬的进城采购,“农家小妞儿”与丈夫在周末进城约会等。 进城这一空间探索行为在很

大程度上已经成农民的一种常态化选择,并被乡村自媒体建构成为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 进城不再

是农民对乡村相对落后生活的一种“叛逃” ,而是被内化成为了乡村生活中一个常态化的部分。
作为运动的一种对照,停留则关联着家与安居,其建立在对空间与环境的熟悉上,表达一种人类

的基础性需求,包括人对稳定、安全、不受干扰的向往[29] 。 停留也是地方芭蕾中最常见的一种运动

形式,反映在农民的乡村地方芭蕾中,则体现为农村劳作与居家生活这两个重要的身体芭蕾与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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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的日常相遇。 在乡村劳作方面,自媒体中对农民自身劳作过程的呈现有着迥异于城市现代化、
高强度工作的田园意象。 农民与作为日常劳作地点的田间地头的相遇并不似城市工作者与工作场

所的相遇总是朝九晚五般被时间所严格控制,其更多依赖的是大自然本身既有的节律,同时其也可

被农民自由地把握与调节。 如诸多以农耕为主的乡村大多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原则之

下,劳作时间与劳作时长也能够被农民自由地安排与选择。 这种非严格的时间控制呈现出一派自由

且较为松散的田园韵律。 与之相反,与劳作生活相对的居家生活作为另一种典型的停留形式,农民

群体却展现了一种脱离于乡村田野的强烈现代感。 在短视频中呈现的农村居家生活中,农民总是在

自家与城市公寓无异的住宅中熟练地操作着燃气灶、抽油烟机、扫地机器人、投影仪等极具现代化特

点的电器来完成一系列日常的家务劳动与进行居家休闲,其生活状态与作为城市对立面的传统乡村

生活相去甚远。 “农人 DJ 枫枫”甚至在家拥有一整套 DJ 装备,在自家的“音乐厅”练习打碟和创作

音乐是他日常的休闲活动。 在对居家生活这一停留形式的呈现中,可以发现乡村的现代化建设对农

民日常生活的显著影响,乡村农耕文明在农人自家的居舍中逐渐被消解,展示了农民对现代化的一

种高度融入。
运动与停留是地方芭蕾的显著现象,而偶然的会遇则是不明显的,其在运动与停留之间不断地

涉入,并作为一种偏离于常轨的事件给人带来全新的地方体验[29] 。 会遇虽偏离常轨,但其深层逻辑

在于反映人与某地特有的“不确定性”的日常交互,并成为揭示人在应对由于时间、生态等因素造成

的地方必然的动态变化时的一种常态化反应而成为地方芭蕾的重要主题。 在乡村短视频之中,介于

运动与停留之间的会遇往往没有发生在农民前往现代化的都市途中或充满现代化的居家生活中,而
是产生于乡野之间。 土地作为农民劳作的场所,总是因为天气、温度等自然原因而具有一种不确定

性。 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往往成为被重点呈现的对象,这样的会遇常被解读成一种生活劳作中的经

常性的惊喜。 如“渔家皮皮”的短视频作品中常常展示自家田地里突然长出的野菜,每日潮汐后风景

各异的海滩与种类各异的海产的特写,并常常配以“今天又发现好东西了”等诸如此类的画外音,使
得人的劳作与同一场所在每日常规式的相遇中总能因这样惊喜的会遇而揭示着一种自然与人和谐

共处的田园图景。 此外,会遇本身作为一种偏于常轨的事件常引发农民的情绪波动并造就一次与地

方的深刻接触,这样的经验也将成为其对地方认知的一种完善,并为地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形成

认知对照的基础。 譬如在进山这一运动过程中,农民们总是会有意外的收获,诸如在路途中发现雨

后长出的野山菌、竹笋,或偶遇大片的野菜与野果等。 这样的会遇成为短视频中频繁展现的画面,并
且往往还伴有续集的解说。 诸如“川乡小妹儿”在山中偶遇了一片野菜后,在之后推出了好几期重返

该地探查是否长出新鲜野菜的作品。 “小六视野”也推出过类似多次去某地采摘野果的作品。 这样

与乡土会遇的惊喜成为农民构建地方经验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正是这种不断通过乡野给予农民正向

反馈的方式在强化着农民对乡村亲近自然这一生活方式的坚守与认同。
(三)从地方芭蕾到媒体芭蕾:叙事常规对人地关系的重塑

当前,短视频赋权底层的机制为乡村的地方芭蕾的呈现带来了全新的渠道。 乡村地方芭蕾不再

是仅直观地呈现于乡村居民、游客与学者的眼前,而是经由了媒体的编码之后借助短视频这一内容

介质来加以展现。 正如有学者所言:“一种信息传播的新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变迁,绝不止于它所传递

的内容,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本身定义了某种信息的象征方式、传播速度、信息的来源、传播数量以

及信息存在的语境” 。[38] 乡村自媒体与乡村的地方芭蕾之间不是简单的呈现与被呈现的关系,短视

频作为一种新型媒介形式介入到乡村地方芭蕾的过程中,其在反映乡村芭蕾的同时也在以自我的逻

辑对乡村的地方芭蕾进行着改造。 通过对乡村短视频进行分析后发现,各自媒体基本都形成了一套

自我相对较为固定的叙事模式,并以其呈现乡村的地方芭蕾。 故本文在地方芭蕾的基础之上提出媒

体芭蕾这一概念用以回应当前自媒体对地方芭蕾的建构过程,以进一步解析自媒体的介入对乡村地

方芭蕾,及其背后所反映的人地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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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地方芭蕾作为身体芭蕾与时空常规的结合,那么媒体芭蕾在狭义上可以被视为是地方芭

蕾与叙事常规的结合,即通过一套固定的、程式化的叙事模式将地方芭蕾进行文本化。 固定化的媒

体叙事模式是媒体芭蕾的基本特征。 在针对乡村短视频的研究中,大多指出了其具有内容重复性

强、同质化严重的现象[26] ,实则反映的是媒体芭蕾之中的叙事常规现象。

图 1　 媒体芭蕾的概念示意图

首先在叙事的顺序上,时间线性叙事是乡村自媒体叙事常规的首要特征。 各乡村自媒体将日复

一日琐碎的乡村生活中的日常劳作与休闲生活二者加以串联,将乡村中现有的田园与现代这一对充

满着冲突的空间图景在同一作品中加以整合,突出了乡村徘徊于田园与现代之间这一复杂的地方特

性。 如“农家小妞儿”的大多作品总是以呈现在田间地头的各种劳作开始,以全家人齐聚在自家别墅

那装修豪华的客厅中娱乐作为结束。 此外,叙事的镜头并没有采取复杂的剪辑,只是沿着时间的先

后顺序将一个一个未经复杂处理的片段加以粗糙地拼接,从而构成了一段又一段乡村地方的日常图

景。 这种粗糙的拼接与线性的叙事反而在当前越发复杂的各类叙事中凸显出了其质朴的气质,增添

了乡村和谐的人地意象的真实感。
此外,叙事常规还体现在农民利用固定的叙事技巧来对场景进行意义赋予与固化。 短视频中,

农民往往会形成一套固定的话术用于对乡村地方芭蕾进行解释,并进一步将其意义进行固定,如“渔

家皮皮”总在前往海边劳作前的经典开场白———“退潮了,今天看看又能收获啥” ,在收获优质海产品

时所发出的惊叹与兴奋的喊叫,以及“蜀中桃子姐”作品中每当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时便会立刻响起

的《甜蜜蜜》的背景音乐旋律,为乡村地方芭蕾中的劳作生活赋予了一种充满着惊喜、和睦与收获的

积极的田园意味。 而当内容转向对充满现代化的家庭生活进行呈现时,农民群体固定的叙事话术也

为现代化产物介入乡村生活这一现实赋予了积极的正面意义。 如“小六视野”在新房装修的过程中,
每当购置了全新的家用电器或家庭娱乐设施时,总是以“今天又给家里添置了好玩意儿” 作为解说

词,“农村四哥”则在作品中频繁地展示自己教年迈的长辈使用新型电子产品,并常强调“这可是好

东西,用处大着呢” 。 在这样的叙事和意义赋予的过程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化的产物本身已经

被农民视为了一种提升家庭生活质量的物件而融入乡村的日常生活之中。
此外,经由叙事常规对地方芭蕾进行文本化的过程中,短视频的媒介逻辑本身也介入到了乡村

人地关系的建构过程当中。 叙事常规在乡村短视频中的广泛应用有其现实原因,即作为生产者的农

民大多缺乏专业化的媒介生产技能,因而采用固定的、线性化的固定叙事结构能够大大地降低对媒

介生产专业化的要求。 而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媒介生产逻辑,作为主体的农民出于传播的需要,
短视频这一媒介开始对地方芭蕾进行影响,甚至塑造出新的地方芭蕾活动。 如广受关注的“华农兄

弟” ,由于偶然在作品中展示了自己烤竹鼠的视频而意外走红之后,开始将自我在农舍养殖竹鼠与到

小河边烤竹鼠作为了其日常的生活活动,并通过短视频的形式频繁地进行呈现。 这也体现出乡村短

视频本身作为一种媒介产品,其除了出于农民分享自我生活的精神需要外,同时也是重要的消费品,
因而其消费逻辑同样影响着地方芭蕾,体现为反响越好的主题,越容易被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在之后

的生活中反复实践,从而形成新的地方芭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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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短视频时代的人地关系变迁

如何理性地审视当前历史语境下的乡村人地关系,不仅关涉到当代乡村社会结构的优化,也涉

及到城市化的浪潮之下游离于城市之外的农民自身作为人的现代化的问题[39] 。 当前以短视频为代

表的新型信息技术的下沉与移动传播工具的普及使得农民获得了以主体身份来对乡村的地方芭蕾

进行媒介化呈现的机会,这为深度考察当前新媒体介入之下农民与乡村的人地关系提供了珍贵

样本。
通过对典型的乡村自媒体中的地方芭蕾进行考察后发现,乡村作为城市的对立面而存在这一地

方观念在当代农民的集体意识中出现了松动。 无论是在开敞与闭合的空间切换中所呈现的乡村空

间形象,还是在空间再造活动中凸显的传统乡村对现代都市元素的吸纳,抑或乡村地方芭蕾的主题

中对运动与停留的展示,都可以很直观地感受现代化都市元素对当代乡村的深度介入以及农民群体

对于这样新的乡村面貌与生活环境的高度融入与满足。 这印证了在我国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政策

背景下所产生的城乡融合趋势[40] 。 此外,短视频中的乡村地方图景不再是作为城市的对立面而存

在,其也脱离了传统媒体建构起来的落后、贫穷的负面形象。 其中农民与乡村也不再成为部分研究

指出的其因作为一种被凝视的“审丑”对象而获得生存空间[22] 。 当前对乡村极具生活化的地方芭蕾

的呈现替代了早期的“审丑”成为当前乡村短视频的主题。 农民通过短视频这一内容中介呈现出了

一副既能满足人现代化的生活需要,同时又保有传统农耕文明亲近自然与怡然自得特质的新型乡村

图景,同时农民将这样的改变吸纳进入其对乡村日常图景的认知当中,并通过对其的融入形成了对

当代乡村积极的地方认同。 这与既往研究发现农民总是对乡村充满焦虑而对城市充满无限向

往[25] ,并将城市视为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41] 不同。 本研究发现农民将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化发展

成果及其对乡村的融入整合到对乡村这一本体的认知之中,对当下已实现部分现代化的乡村现状形

成了高度的认同,并发展出自觉的农民身份认同与对乡村的地方认同。 乡村不再是与城市对立的落

后区域,而是当前时代下农民主观上的一种栖居的乐土。 农民本身已经开始将乡村作为了一个极具

归属感的地方来看待,对当前的乡土文化具有较高的认同感,甚至对乡土文化产出了自豪感,从而呈

现出一种高度和谐的乡村人地关系。
此外,本研究通过在地方芭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体芭蕾的概念来进一步解析当前以短视频

为代表的自媒体的介入之下对乡村地方芭蕾及乡村人地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发现农民通过短视频

这一中介来将乡村地方芭蕾进行文本化的过程中,使得媒介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介入到乡村人地关系

的构建过程。 其一来体现为媒体芭蕾所采用的固定的叙事模式使得农民本身对当前乡村高度的地

方认同得以通过文本化的过程被不断强化,同时媒介的产品属性让媒体芭蕾在不断被观看与消费的

过程中反作用于乡村的地方芭蕾活动,使得作为主体的农民与作为地方的乡村在媒介逻辑的介入之

下形成了新的交互模式,也带动了乡村人地关系的动态化发展。 此外,自媒体作为一项极具潜力的

产业,在国家与商业互联网公司推动互联网下乡的过程中本身也作为一项新的农村地方生产活动成

为当前一种新型的乡村地方芭蕾。 诸如当前“巧妇 9 妹”等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专职生产乡村

短视频作品,“乡村小乔”更是辞去城市内公安局辅警岗位的工作回乡专职创业做乡村短视频产业,
这都印证自媒体下乡不仅给农民展示与认知乡村这一地方创造了途径,其本身也开始作为了乡村地

方生活的一部分开始对人地关系进行建构。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对当前乡村现状的高度认同也在印证着现代化产物与传统的乡村文明在当

前的乡村这一地方正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作为主体的农民并没有对二者进行优劣上的判断,
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保持田园农耕的乡村传统同样成为作为主体的农民的一种内生性需

求。 未来在推进乡村改造之时,需注重对乡村传统与现代化平衡的兼顾。 同时,鉴于自媒体对乡村

人地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未来在持续推进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媒介应成为乡村政策制定与乡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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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实践中应加以考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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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lace
 

Ballet
 

to
 

Media
 

Ballet:
The

 

Construction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Chinese
 

Rural
 

We
 

Media

Zhang
 

Junhan(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We
 

Media
 

provide
 

a
 

platform
 

for
 

farmers
 

who
 

were
 

once
 

on
 

the
 

edge
 

of
 

communication
 

activi-
ties

 

to
 

carry
 

out
 

self-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and
 

also
 

provide
 

a
 

suitable‘ self-text’ for
 

in-
vestigating

 

the
 

current
 

human
 

l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and
 

villages. Guided
 

by
 

Place
 

Ballet
 

Theory,
alo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occurrence
 

space
 

of
 

place
 

ballet,the
 

theme
 

of
 

place
 

ballet
 

and
 

the
 

in-
volvement

 

of
 

We
 

Media
 

in
 

place
 

ballet,the
 

study
 

analyzed
 

the
 

rural
 

short
 

video
 

works
 

released
 

by
 

16
 

typical
 

rural
 

We
 

Media
 

accounts
 

within
 

one
 

year
 

by
 

means
 

of
 

text
 

analysis,to
 

reveal
 

how
 

the
 

current
 

We
 

Media
 

has
 

aff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people
 

and
 

l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ly
 

embedded
 

in
 

rural
 

daily
 

life,and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situation
 

it
 

show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farmers
 

integrate
 

the
 

a-
chievements

 

of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represented
 

by
 

cities
 

and
 

their
 

integration
 

into
 

the
 

cognition
 

of
 

the
 

noumenon
 

of
 

the
 

countryside,highly
 

identify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rtially
 

modernized
 

villages,and
 

thus
 

develop
 

a
 

conscious
 

identity
 

of
 

farmers
 

and
 

local
 

identity
 

of
 

the
 

countryside,presenting
 

a
 

highly
 

harmoni-
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people
 

and
 

land. In
 

addition,the
 

media
 

ballet
 

produced
 

by
 

the
 

intervention
 

of
 

We
 

Media
 

in
 

the
 

rural
 

place
 

ballet
 

has
 

promoted
 

frequen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armers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local
 

villages
 

based
 

on
 

the
 

logic
 

of
 

narrative
 

convention,making
 

We
 

Media
 

itself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dynamic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rural
 

human
 

land
 

relations.
Key

 

words:place
 

ballet;countryside;man-land
 

relationship;rural
 

short
 

video;W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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